
12满庭芳
2023年1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云云 美术编辑：卞锐

沽上

丛话

第
五
一
一
六
期

二十四节气漫谈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月亮上住个小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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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永远是一个谜，亘古挂在空中，逗引着诗
情，变幻着画意，尤其是癸卯兔年到了，抬眼望月，不
唯我们，几千年前一位屈大夫率先发出《天问》：“夜
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朔晦无月，死光寂寂，然每月三五，银盘当空，此
般变化让人百思难解。更神奇的是，这月宫之中竟
藏着一个小精灵，就是兔子。世界上的民族成千上
万，似只有汉民族把兔儿放进月宫，千百年来人们都
在找寻答案。众多的生物唯独让兔进到了月亮上。
似乎与中国古代阴阳观相关联。

古人眼中有两个天体是全阳和全阴，太阳为全
阳之体，月亮是全阴之体。故月为阴精，兔为阴物，
《尔雅·释兽》云：“兔子曰婏。”《说文·兔部》：“兔子曰
婏，疾也，从女兔。”因为人视兔为阴，竟然加上了
“女”做它的偏旁。

中国是诗的国度，最富于联想，什么叫联想？联
想就是把两个毫不相干的物体扭结在一起。所以关
乎月体与兔子还有一种说法是，兔子的嘴是兔唇，即
有一个竖的缺口，俗称三瓣嘴。兔有此“缺”与月亮

的盈缺暗合，如此这般就结为“一体”了。
世间，不，是中国，自古以来有三种兔，一种是野兔，另

一种是家兔，还有就是月亮里的小精灵——玉兔。
关乎兔有诸多典故，但都是以野兔为原型的，如守

株待兔，如狡兔三窟、兔死狐悲、兔死狗烹等等。凡典
故都是有寓意或教益的。

守株待兔的故事人人知晓，如果天天或经常有兔
子在这里撞树而死，说明兔子不是笨就是傻；兔子没有
再撞死的，而那个“守株”的农夫一直守在这里等着捡
撞死的兔子，他一定是不知变通的人。

既然兔不傻，人发现了其“狡”（心眼多），兔子不吃
窝边草，是聪明，它知道保护好自己离不开“窝边草”，
所以再好吃也不吃；于是有了进一步的“狡兔三窟”，它
造窝必留三个出入口，都是逃生通道，厉害吧？

看到兔，人往往想到自己，以兔来比人喻人。如兔
死狐悲，兔子死了谁见过狐狸悲伤？只不过是借此说
明狐兔是一类，就像人也是有同类同党同僚一样。然
而兔死狗烹却是人做出来的事。汉代立了大功的大将
军韩信灭了项羽，他却被刘邦所杀，用上了范蠡劝大夫

文种离开越王勾践时说的话：“蜚（飞）鸟尽，良弓藏；狡
兔死，走狗烹。”

当一件东西、一个人没有使用价值了，其“寿命”已
经走进死胡同了。然而野兔被驯化为家兔以后，几千
年来不仅“生生不息”，还繁衍得家族蕃盛。那月中的
玉兔呢？更有了几千年的“正果”。

月亮上有宫殿，故称之为月宫；月宫中有玉兔，故
月亮又称为兔宫。而与之相对应的太阳里面为三足
乌，“兔起乌沉”谓月出日落，更有章回小说总有“金乌
西坠，玉兔东升”的词句。太阳里面一只鸟，朝朝暮暮
一起一落；月亮中的玉兔无日无夜地捣药，那捣药的药
杵一起一落，是不是在暗合月起月落？

日月阴阳两个天体的轮回起落，万古不变。似乎
月亮这个小精灵更接近人类，《西游记》里月中玉兔
就是一位绝色天仙。在民间传说中，玉兔曾变成美
女下凡人间救疾治病，其捣的药能兴福降祉，长生不
老。汉乐府有诗云：“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
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

月亮至今依然是一个神秘的天体，有诸多的不解
之谜。既然月亮是一全阴的天体，月中的玉兔是雌是
雄，抑或雌雄同体？但民俗中似给出来答案，因为每年
农历八月十五，玉兔忽作“人立”，化身为兔儿爷来到民
间。这兔儿爷多为泥制，兔首人身，遍施彩绘，左手抱
臼，右手拿杵，有衣冠而张盖者，有骑虎者，有默坐者，
大者三尺，小者尺余。天津老画家萧朗先生曾绘兔年
贺岁画，上面就是一个兔儿爷。

兔年来了说说兔，凡是能入生肖的动物都带着三
分的神气儿，别看不起眼的弱小群体兔子，的确不简
单：一入月宫即升天，亿众熙熙迎兔年。林林总总说兔
者，半求福祉半求仙。

1924年初，沈从文的大姐夫田真逸（南开中学毕业，
在南开中学与董秋斯相识）把他介绍给董秋斯。

董秋斯（1899—1969），祖籍天津市静海县，原名绍明，
字景天，笔名“秋斯”“求思”“求是”“求实”等。在天津南开
中学读书时，董秋斯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1926年，他
在燕京大学读书，先于文理科半工半读，后就读于哲学
系。这一时期，他对革命文学产生兴趣，在鲁迅先生的影
响下，走上翻译道路。董秋斯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在外
国文学翻译界有深远影响，从事翻译工作近50年，翻译了
数百万字的作品，包括《大卫·科波菲尔》《战争与和平》《士
敏土》《杰克·伦敦传》《红马驹》等，很多译本已经成为经典
并长期再版，并被很多外语类专业院校作为必读书目。

求学燕京大学时，董秋斯和蔡咏裳是一对令人羡慕
的恋人，两人毕业后结婚。后来，两人离婚。董秋斯再娶
凌山。凌山也从事英语翻译，译作有里柯克的《我们是怎
样过母亲节的》、狄斯尼的《米老鼠开报馆》、匈牙利莫里
兹的《七个铜板》（与何家槐合译）等。

1924年，沈从文赴燕京大学找董秋斯，无意中推开
了一道门，经由后者介绍，他认识了一大批燕京学子。

在《忆翔鹤》《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这两篇文章
中，沈从文有详细的回忆，描写第一次见到董秋斯的情
形。董秋斯时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按照惯例，学生会
主席兼校长秘书，拥有校长室的钥匙。沈从文说：“初到
他学校拜访时，就睡在他独住小楼地板上，天上地下谈了
一整夜。第二天他已有点招架不住，我还若无其事。到
晚上又继续谈下去，一直三夜，把他几乎拖垮，但他对我
却已感到极大兴趣，十分满意。”两人谈话内容，想来是新
文学创作、文学翻译、人生理想等。

董秋斯对沈从文非常欣赏，感觉到这位倔强的小兄
弟对世界的观察和认知，既有文学的趣味，也有个人的见
解，认定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大作家，鼓励他坚持自己的梦
想。董秋斯热情地把《燕大周刊》的编辑和活跃的作者介
绍给沈从文认识。就这样，沈从文走进了燕京董秋斯的
朋友圈，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常见的还有张采真、焦菊隐、
顾千里、刘谦初、韦丛芜、刘廷蔚等等。”还有于成泽（于毅
夫）、樊海珊、司徒乔。这几乎囊括了燕京大学活跃的文艺
分子，这一批人，后来有的成了翻译家（张采真、韦丛芜），戏剧家（焦菊隐），诗人（刘廷蔚），
画家（司徒乔）。其中沈从文与董秋斯、张采真交情最深厚，因为他们趣味相投，都特别喜
欢文学和翻译。燕大的这些学子，也是当时北京文艺界的新生力量。

沈从文和喜欢文艺的燕京学子们在一起，燕京的朋友们也见证了沈从文如何一步
一步成长为作家的。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沈从文的作品就登上了《晨报副刊》《小说月
报》《现代评论》等当时主要的文学刊物。

1926年9月，“文坛老大哥”杨振声和“燕京天才”张采真鼓励沈从文报考燕京大学，
参加燕大特别安排的二年制国文班入学考试，这次考试只采取口试，分为历史、哲学和
文学三门。结果“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沈从文的知识体系，还
不至于考零分，主要是他不适应学院派问答方式，面对提问，再加上紧张，面红耳赤，嗫
嚅不能言。就连熟悉的李商隐的诗等问题，也张口结舌答不出。要知道，在湘西军队里
转战流离之中，他的包袱里带着一摞书，其中就有《李义山诗集》。

沈从文没有考上燕京大学，却结识了一大批燕京的青年才俊，学到了很多东西，收
获了人世间难得的诚挚的友谊。他和董秋斯、司徒乔的友情，保持终生。

沈从文回忆，他是在董秋斯的宿舍认识的司徒乔。“他穿件蓝咔叽布旧风衣，随随便
便的，衣襟上留着些油画色彩染上的斑斑点点，样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处。这种素
朴与当时燕京的环境可不大协调，因为洋大学生是多半穿着洋服的。”穿着随意的司徒
乔，有一种落魄文人的气质，吸引着沈从文。“第一次见面，司徒乔给我的印象就极好。
我喜欢他为人素朴，我还喜欢他墙上桌上的那些画。”

大革命爆发后，燕京朋友圈中的好多人去了广州、武汉，其中就有刘谦初、董秋斯、
张采真、司徒乔。后来，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与董秋斯、蔡咏裳、张采真在上海
滩重逢，经历了腥风血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回想这次重逢，也让沈从文想起当年在北京通过表弟黄村生而结识的国立北京农
大的八个学生，都是湖南同乡，这八位朋友毕业时正值北伐成功，其中六个人当上县农
会主席，过了一阵兴奋热闹的日子，“马日事变”倏然而来，都成了刀下亡魂。

自1928年起，董秋斯蔡咏裳夫妇历时近两年，在上海翻译完成了苏联作家革拉特
珂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士敏土》，书的扉页上特意印上了题词：“献这译本给我们最敬爱
的朋友‘C.C’。”这“C.C”两个字母，就是谦初两个字的英文缩写。此时，刘谦初已经被
国民党关押在济南的监狱中。1929年11月，这部译著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董秋斯在
第一时间将书寄给了在监狱中的好友刘谦初。同时，鲁迅先生也收到赠书。1930年2
月12日鲁迅日记记录：“下午得董绍〔明〕信并赠所译《士敏土》一本。”

1930年11月14日，张采真在武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2月27日被枪杀于监狱旁。
1931年4月5日，刘谦初在济南英勇就义。沈从文在上海董秋斯家中获悉张采真和刘谦初
牺牲，对两位朋友的命运唏嘘不已。

沈从文在上海时，还由董秋斯蔡咏裳夫妇介绍，认识了史沫莱特。晚年他回忆道：
“和史沫莱特相识，也是在董夫妇的介绍，董的爱人蔡咏裳时作史沫莱特的翻译。”

历尽沧桑友情在。晚年沈从文回忆董秋斯以及燕京大学旧友的文字，读来令人感
动：“解放后，唯一还过从的，只剩下董景天一人。我们友谊始终极好，我在工作中的点
滴成就，都使他特别高兴。他译的托尔斯泰名著，每一种译出时，必把错字一一改正后，
给我一册作为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董秋斯曾任《世界文学》副主编，1969年逝世。
沈从文与董秋斯，一位作家和一位翻译家，他们的友情册页镌刻上风云激荡的历史

印记，也带着浓浓的书香气息。在发黄的文献中，寻找两人的交游和踪迹，让人真切感
受到时间的力量和文学经典的魅力。两位大家都已经仙逝，但他们的友情在时间的长
河里永不褪色。

大寒的花信风，初候瑞香。瑞香也是
一种美丽的花，在春节前后吐露花蕊，可以
有好几个月开不败，还能结果实。

二候兰花，这里的兰花指的是中国兰，
华贵、典雅、高洁。如果一定要找一种花和
梅花比精神，好像也只能是兰花了。

三候山矾，山矾花并不常见，生长在高
山上，又叫芸香、郑花、七里香，据说有药物
的疗效，黄庭坚为山矾花写过诗。

大寒是一年中的第二十四个节气，大
寒的三个物候，也是七十二候中最后的三
个了。一候鸡始乳。大寒的冰天雪地里，
就连鸡妈妈都能感受到阳气，要孵小鸡
了。孵小鸡代表着希望，鸡妈妈在鸡窝里
安静坚守的样子，我见到过，小鸡从蛋壳里
走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也有清楚的印象，给
少年的我以启迪。人的每一段生活经历，
都是宝贵和有意义的。

二候征鸟厉疾。征鸟，就是北归长途
飞行的鸟，它们盘旋冲刺，找食物吃。小寒
的一候是“雁北乡”，到大寒，候鸟陆陆续续
地往回飞，直到雨水二候鸿雁来，春分三候
玄鸟归……

三候水泽腹坚。说的是就连水面中间
都冰冻得很坚硬了。三九四九冰上走，这
个时候到冰上基本上不用担心会掉到水
里，因为冰面以下冻结得很深，厚的地方能
有好几米不止，在冰上凿出窟窿钓鱼的游
戏，小时候也玩儿过。

我总觉得，“寒”不仅比“冷”的程度要
高，而且范围也广。冷，更强调的是人个体
的感受，比如“我冷”，不能说“我寒”，而寒
要用在“天寒地冻”这样的广阔范围，至少

也是一个区域、一栋房子里。寒，是干冷干冷
的，没有“冻”那样的水汽和冰凉，寒也可以是
凝固的，把一方世界都困住。

大寒就是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在一定意
义上，时间和空间真的是一回事。大寒节气
的线性时间概念，也可以看做是一块立体的
空间，人们在那段时空里奋力生活，在没有暖
气、没有煤火的时候，能活下来
都是奇迹，温饱二字，温暖是排
在更前面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对春天和温暖的盼
望，对生机盎然的生活的憧憬，就可想而知了。
“大寒”二字写下来，都觉得沉重，争论是

大寒更冷还是小寒更冷，本来意义也不大。
大寒的这个“大”字写在这里，也就说明了一
切。小寒时候毕竟还是没到，而大寒来时，不
仅冷到极致，而时间也到了一年的尽头。这
一年的春去春来，花开花谢，这一年的寒来暑
往，人来人往，这一年又遇到了那么多人和
事，人生的哪一年过来，也都不容易。最后一
个节气，是结束，也是开始。这个时候太阳黄
经到达300°，大约在每年公历1月20日、21
日交节。最近几年的大寒都是1月 20日，
2021年大寒，农历是腊八，2022年是腊月十
八，而2023年的大寒节气，是腊月二十九，几
乎就到除夕了。

这样看来，大寒节气，已经进入了过年
季，这个时候中国人最重要的事不是劳动生
产，而是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年不过
好，春天就不能开始，不止于春天，一切都要
在过了这个年之后才能开始。想要明年干得
好，先把这个年过好。

中国年是个漫长的过程，从腊八粥开
始，甚至从进入腊月就开始，经
过腊月十六“尾牙宴”，到腊月
二十三灶王爷升天的小年其实

已经进入高潮，从小年开始，每天都有不同
名目的年俗活动，除尘、炖肉、杀鸡、蒸馒头、
贴春联……到年三十的除夕夜守岁，那是年
文化高潮里的高潮，而且一直能持续到正月
初五、十五，到二月二，到三月三……

腊字丰富的含义里，不仅是腊月做的腊
肉，腊是猎的通假字，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人
们通过狩猎获得猎物，用于过冬食用，也用于
祭祀祖先。所以腊字也引申为猎物或者直接
当作祭祀本身讲，在腊月里，人们通过各种祭
祀活动纪念和感谢先人，辞旧迎新。因而，腊
也就有接续的意思。

腊当然还有寒冷的意思，腊月里的大寒
和接下来的立春，正处于过年的高潮中，人
们要完成年前年后的所有仪式，是年味儿最
浓的欢乐时候。因为已经是一年的最后一

个节气，过了今年的大寒，接下来的立春，是
下一年度节气轮回的开始。上一年的结束
是下一年的开始，分不清是结束还是开始，
日子和日子总是混沌不清连成一体，让人感
到希望，也感到遗憾。
“过完大寒，正好一年。”这说的是上一

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都值得回首，区分每
个日子是件困难的事情，而二十四个节气是
二十四段生活，把每个节气的名字默写下
来，那段时间遇到的人和事就鲜活起来，难
以忘怀，甚至那段时间的阴晴雨雪，那段时
间开的花和结的果，都能有形象、有味道地
击中人的内心。
“大寒迎年”，迎接的是下一年。人们对

未来生活的期盼，来自对过去生活的体验。
盼着春风吹来，盼着春雨落下，实际上是根据
已知的经验，想把活过的日子再活一遍。就
算雷同，也是有意思的，馒头好吃，昨天吃了
为什么今天还是吃不腻呢？细细地咀嚼，每
一遍都有不同的滋味，就算是相同，再来一
遍，也不厌倦。人生不过百年，花开百次，人
生就走完了，每一次花开，都值得珍惜。况
且，生命里毕竟还有那么多未知！还会遇到
更多的人和事，还能创造更多不同的奇迹，去
年没有做好的事，希望下一年能做得更好，人
心不足，才有意思。

最冷的时候，已经连接着春天，左手迎，
右手送，无论哪个方向，都是极致，人在中间，
左顾右盼，左右为难，只好还是一头扎进新生
活。就像“从前有座山”的故事，把二十四节
气重新又数一遍，又过一遍，春雨惊春清谷
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
雪冬小大寒……大寒还会来到，就又是一年。

大寒又一年
杨仲凯

海河岸边，距北安桥不远处，曾有一座
幽雅别致、如诗如画的私家园林，名字叫“老
夫村”。

老夫村的主人龙震是清朝初年天津著名
诗家和文人，他生于康熙十四年（1675），卒于雍
正四年（1726），字文雷，号东溟山人，又号由甲，
天津人。家世业盐，产业之一部分在其名下。
然此人性情放达开阔，虽富而不喜理财。一
天，有吏役前来催租，他当即便将自己名下的
产业贱价出售，以避烦扰，其售价竟低至与所
应缴纳之租额相等。亲朋们都为之惋惜，他却
回答说：“我不过以此取乐而已。我不从事盐
业，吏役岂敢向我示威？”但是，龙震并非没有经
营产业的能力，他曾试着做了一次大的生意，
竟获取巨额利润，但从此不肯再干。他也曾参
加乡试，一试不第，不复问津。后隐居一室，不
与人交，独与张霔等相交，平日感慨皆发于诗，
刻有《玉红草堂集》《东溟又存稿》各若干卷。陈
仪《龙震传》说他：“许身如杜陵野老，与时抵掊，
迄无所就，而托于诗。与同邑张笨山相得，欢
然无所间，皆喜为诗歌自娱。”

老夫村，又名“东溟别墅”，亦名“龙家别墅”。龙震自称其为“玉红
草堂”。《天津县志》卷七记曰：“老夫村，在闸口下。”即今自由道海河对
岸的沿河一带。该园占地五亩余，园内植竹千竿，屋檐葡萄萦绕，墙头
薜荔笼烟，地面莓苔积雨，兼有荷池棋亭，不失幽居胜处。

龙震年七十无子，郁郁而死。清同治年间，津人华鼎元《津门征献诗》
对他的一生做了概括：“东海诗人老布衣，锦囊篇什富珠玑。西湖风月盘山
雪，几度流连乐忘归。”华鼎元的《津门征迹诗》又有《老夫村》一诗：“老夫颐
养伴林泉，三五良朋笑拍肩。一局棋终闲散步，径平如掌任流连。”

当年的老夫村早已踪影皆无，人们不会想到，处在闹市中的这
里，三百年前竟是一方清净幽雅的林泉颐养之地。 父亲是个天文迷。有一次遇到日全食，他

耕作到一半，把插秧机停在一边，随手撕下一
小角邻田栽种洋香瓜覆盖的塑胶片，微遮着眼
仰望天空。“喔！我好像看到缺角儿了，你也要
看吗？”父亲将那一角塑胶片塞给我，接着转身
跳上插秧机又开始干活儿。我在一旁已热得
昏天黑地，看不清父亲眼中的日全食。

又有一次，他盘算着时间，晚上8点就赶
我们去睡觉：“夜里1点有流星雨，我再叫你们
起床。”但几个小萝卜头已兴奋得活蹦乱跳，
哪肯乖乖入睡。时间一到，父亲开出已铺好
被子的货车，载着一家六口到附近农田。邻
家的狗儿灵敏，闻见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便
放声大吠。小小的我们蹑手蹑脚潜进夜色
里，在货车上躺平，等着许愿。那场流星雨不
像大雷雨那般纷呈，只是零星地消逝在向我
们抛掷而来的路途上。即便如此，小萝卜头
们还是开心得不能自已。后来，母亲直说夜
风凛凛，孩子们会着凉，父亲却在一旁喝

茶。夜色漫过茶香，宛如伸出隐形的双手，
把每个孩子的愿望都拥进怀里。夜深了，母
亲要带我们回家睡觉，父亲却说他想再多留
一会儿，我也执拗地说要跟爸爸一起……
“爸，您许了什么愿望？”我好奇地问。
“就──一家人健康快乐过日子啊！”
那晚，愈接近破晓的流星，尾巴拉得愈

长，似乎特别多加了秒数，好让我们来得及把
愿望说完，未料父亲的愿望却很简单……
“就这样？”
“对，就是这样！”父亲说。
长大后身在异乡，心结过不去的某刻，总

想起那晚的星空──好好过日子，一切似乎
就那么质朴简单。

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如今在中国可以说是家
喻户晓，但它第一次在中国北京被唱响，是什么时候？

1986年6月，北京天桥剧场上演了一出大戏，被誉
为“世界首席男高音”的卢奇亚诺·帕瓦罗蒂，和意大利
热那亚剧院的160名成员，为首都市民带来了一场视听
盛宴，剧场无数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除了
拥有天籁的声音，帕瓦罗蒂的乐观、豁达和极具包容的

性格都深深影响着后来的很多歌者。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是如
何成为“世纪歌王”的？答案就在本周推介的这部佳片里——上映于
2019年，由好莱坞著名导演朗·霍华德执导的纪录电影《帕瓦罗蒂》。

1990年7月，意大利世界杯决赛前夜，帕瓦罗蒂携手另外两位著名
的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在罗马古代浴场举行了三大男高音
的首场演唱会。自此，他们三人从洛杉矶的道奇体育场，唱到了巴黎的

埃菲尔铁塔下，一直到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广场，三大男高音的歌声响遍
全球。但29年前的帕瓦罗蒂还想象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一天，因为那时
候的他还只是一个拥有一副好嗓音的小学教师，差一点就因为父亲帮他
做出的选择，而与歌唱家的未来失之交臂。在妈妈的鼓励下，他苦练了
六年半的歌唱技巧，终于在1961年迎来了自己的首次登场演出。

上世纪90年代初，帕瓦罗蒂已经成为演艺界最富有的歌唱家之
一，但他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童年时的窘迫生活，从1993年起，每年
夏季，他都会在自己的家乡意大利摩德纳，和朋友们一起举办一场名
为《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们》的慈善音乐会，为世界各地流离失所的
难民、儿童，以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瑞奇·
马丁、席琳·迪翁、U2乐队等都是慈善音乐会上的嘉宾。那是一个流
行音乐占据市场主流的时代，而帕瓦罗蒂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的代表，
却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用极度轻松娱乐的方式，将
几百年来一直局限在古典音乐殿堂的美声歌剧，带到了大众身边，更
为古典音乐注入了全新的生命，令世界为他疯狂。

2006年2月，意大利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这也是帕瓦罗蒂生前
最后一场演出。那一年他被确诊患上了胰腺癌。2007年，帕瓦罗蒂在
家中病逝，享年72岁。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倾听他的歌声，依然延
续着他创办的公益事业，在很多人的心里，他还没有落幕。有人说，有
些人会唱歌剧，而帕瓦罗蒂就是一部歌剧。就让我们在美好的除夕之
夜，一同领略《帕瓦罗蒂》从未落幕的精彩。

1月21日22:21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帕瓦罗蒂》，1月22日

15:51“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帕瓦罗蒂》：
从未落幕的精彩

刘燕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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